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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牧牧鸣鸣

暑假已然结束，该收心的收心，该回味与探究
的也无需压抑，也许一点点好奇心与一点点渴望，
就像爱丽丝碰到的白兔，能带你进入一个新的奇
境。比如，一众古生物爱好者被暑期档电影《侏罗
纪世界 2》撩拨起来的热情。与恐龙真实地邂逅，
有时不仅仅是梦想。

记者日前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汪筱林老师一行，在山东莱阳打开了时
空之门。短短几日，重温百年挖掘史，手捧亿年恐
龙骨，恍如倒转沧海桑田，重返“白垩纪世界”。

汪筱林老师主要从事翼龙、恐龙、恐龙蛋及
地层学、沉积学、古环境学、古地理学和中生代化
石生物群等方面的研究。野外工作二十多年，硕
果累累，论文尺高，此行除了继续莱阳化石的考
察、挖掘、保护和修复任务，还要兼顾几批夏令营
的孩子。

莱阳行程中，被我们几个记者称为古生物地
质学“天团”的，除了“带头大哥”汪老师，麾下诸
将——— 蒋顺兴(副研究员，翼龙研究)、张嘉良(博
士后，鸭嘴龙类恐龙研究)、裘锐(博士研究生，兽
脚类恐龙研究)、李阳(博士研究生，化石埋藏学研
究)，向龙(化石修复专家)、周红娇(化石修复专
家)、汪瑞杰(化石修复专家)，个个都是业内翘楚。
7 月底，这个阵容豪华的“天团”刚刚结束在新疆
哈密带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进行的“一带
一路”古生物和地貌研究活动。科学家们科研、科
普两手抓，让人除了钦佩，更觉暖心。

霸气外露的电影名和地层命名

的玄机

8月 13日，我们的火车意外地延误了近 3个
小时，到莱阳已经是下午。汪老师团队早已先行几
日，给莱阳少年科学院的孩子们做了 4场科普讲
座，这也是“山东科学大讲堂”的分会场报告。

一见面，忍不住提出“假行家”常见问题：《侏
罗纪》系列电影里的恐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汪老
师客观地说，排除基因改良的设计，其实问题在于
电影片名中“侏罗纪”的说法，为了在一部片子里
集纳诸多明星恐龙，必然会闹出“关公战秦琼”的
误会。

细数从《侏罗纪公园》三部曲开始的“主角”：
大家耳熟能详的霸王龙，生存年代——— 白垩纪晚
期；迅猛龙(伶盗龙)，生存年代——— 白垩纪；三角
龙，生存年代——— 白垩纪晚期；腕龙，生存年
代——— 侏罗纪晚期……

这些如神一般存在过的物种——— 恐龙，最早
出现在 2亿 3千万年前的三叠纪，跨越侏罗纪，灭
亡于约 6千 5百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属于地质
年代划分上的中生代。恐龙大家族在侏罗纪与白
垩纪成为占绝对优势的陆生脊椎动物。侏罗纪以
地层发现地——— 瑞士、法国交界的侏罗山(Jura
Mountain)命名；白垩纪因欧洲西部该年代的地层
主要为白垩(做粉笔的原料)沉积而得名。

提出以古生物定地层年代的，是 19世纪初的
英国地质学家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史
密斯当学徒的时候是搞大地测量的，18世纪末学
成之后，正赶上英国开采煤矿的热潮，运煤需要开
凿运河。此后有 6年，他就负责一个运河工程的测
量和监工。新挖的河道两侧是绝佳的露头（岩石和
矿体露出地面的部分），通过这些露头剖面的观
察，史密斯找到了识别它们的特殊标志——— 化石。
不管岩性如何变化，动物化石在岩石露头上出现
的顺序是不变的。以化石为指南，史密斯在 1815
年出版了一张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图。一年后，
他发表了《用生物化石鉴定地层》的论文，地层学
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了。

无论英文还是中文，“山名”听上去确实显得
比“粉笔”霸气多了，难怪斯皮尔伯格情有独钟。事
实上，白垩纪的恐龙明星不光在电影里被乱点“鸳
鸯谱”数年，在中华大地上，百年来同样名声显赫
又身世曲折。

瑞典人命名的中国恐龙

莱阳市位于山东省东部，胶东半岛中部，官网
上的大名直接是“梨乡莱阳”，相信知道莱阳这个小
小县级市的多数人，也是直接将其和梨画等号的。

2010 年，莱阳被授予“中国恐龙之乡”的称
号。殊不知，虽然靠恐龙“卖座”没几年，但早在近
百年前，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就在这里重见天日，
并无奈漂洋过海、流落他乡。

“我们考察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系列的恐龙峡
谷，正因为这些平原峡谷群，露出了地层的断面，
才能从岩层里找到化石。早年是地质学家谭锡畴
在野外考察时发现的，从 1923年到 1930年前后，
有一批地质学家在这里进行考察，可惜发现的恐
龙化石后来都遗失了。”汪老师不无遗憾地介绍，
1923 年发现的最早一批恐龙化石辗转到了瑞典
的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家维曼进行了研究，将
其归于鸭嘴龙类，命名为中国谭氏龙( Tan iu s
sinensis Wiman，1929)。

1892年底出生在河北省吴桥县的谭锡畴，是
上世纪初中国地质学十八罗汉之一。“十八罗汉”
指 1916年从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
18个人，他们推动了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发掘等重
要科考工作。

1919年，谭锡畴随农商部聘请的矿业顾问、
瑞典学者 J.G. 安特生去山东做矿产调查。1922
年底，他们又一次去山东，调查蒙阴、新泰、莱芜一
带中生代及新生代地层，发现并采集了大量保存
完好的恐龙、鱼类、昆虫、叶肢介和植物化石。

1923 年，谭锡畴发表《山东蒙阴、莱芜等县
的古生代以后的地层》一文，纠正了早年德、美地
质学家的错误，为中国白垩纪地层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莱阳找到的“青岛龙”

如果说这段往事是“恐龙之乡”白垩纪地层迸
出的第一朵火花，近 30年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钟健院士就是在此点燃火把
的人。

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恐龙池里，进门第一
件就是杨老当年在莱阳发现的棘鼻青岛龙。

记者一行人放下行李，迫不及待直接驱车随
着汪老师团队，奔赴位于金岗口村的发掘现场。在
汪筱林老师的推动和指导下，此地已于 2011年申
报成为山东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并于 2016
年建成开园，承担了科普和科研等多重功能。

车还在大路上，远远就能看见上窄下宽、红灰
相间的地质公园标志性雕塑。汪老师让大家猜为
什么是这个造型，还是同行的夏令营小朋友脑洞
大开，“像棘鼻青岛龙的冠！”果然，这个雕塑就叫
“龙之角”。

棘鼻青岛龙是我国发现的最著名的有顶饰的
鸭嘴龙化石，也是新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骨架。

1950年山东大学地矿系的师生在此实习，发现了
恐龙骨骼和蛋化石，为此做了打前战的工作。
1951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的杨钟健开始带领刘东
生、王存义以及还在山东大学的周明镇在莱阳进
行考察、发掘和研究工作，并于 1958年正式命名
为棘鼻青岛龙。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谜团，为什么在莱阳发
现的恐龙，用“青岛”命名？

杨钟健的弟子、中科院古脊椎所董枝明教授
解释说，“当时杨老发掘大本营就在青岛，3个多
月的发掘过程中，经常奔波于青岛与莱阳之间，他
的一些研究工作是在青岛做的，展览也放在了青
岛”，而且当时山东大学所在地也是青岛，杨钟健
念周明镇博士(后调任中科院古脊椎所，曾任所长
和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人首发之功，诸多因素
使其将“莱阳龙”命名为“青岛龙”。

“有一段很有趣的渊源，我后来考的就是周明
镇先生的博士，很可惜，我考上以后他就去世了。
我之前曾任长春地质学院博物馆副馆长，1950年
山大师生在莱阳发现的恐龙和恐龙蛋最早是由周
先生研究的，这批标本就收藏在这个大学博物馆
中，因为长地院是由山大等几个学校的地质系合
并组建的。”汪老师补充介绍。

虽然与大师失之交臂，但中国几代古生物学
先驱的深远影响，让汪筱林 60年后重返恐龙谷，
并一手打造了中国的“白垩纪公园”。

“迷失的白垩纪世界”就在脚下

2008年以来，汪筱林研究员率领的中科院古
脊椎所莱阳科考队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重新确
认了当年青岛龙化石发现地点。

记者看到的“棘鼻青岛龙化石遗址”，以简易
彩钢棚遮盖，俗称 1号点(遗址馆)。踏着杨钟健的
脚步，汪筱林团队 2010年还在这个点挖出了罕见

的水龟蛋。可现在，坑道底部布满积水，红色岩层
为主的剖面已经长了很多杂草。汪老师忧心忡忡
地指着几处介绍说，由于当地四季气候冷、热、干、
湿变化明显，加上保护措施还不完善，暴露出来的
化石风化严重，有些挖到了也只能先原地掩盖。

1号点周边，是成片的玉米地，而就在这片平
静的玉米地下，一个个白垩纪的“生命”，既想重见
天日，又怕粉身碎骨。

我们随着汪老师沿 1号点旁边的栈道，七拐
八拐下到地层断面里。很奇怪刚才在大路上完全
看不到这些深沟。汪老师介绍，这看着平平的田
野，其实下面是几十条微型峡谷。以金岗口村为核
心向北到莱阳市郊，发现了三个峡谷群。金岗口峡
谷群呈放射状绕了村子一周。刚才从莱阳市区过
来的路上，还有两个峡谷群，中间都有大量的恐龙
和恐龙蛋化石。

为什么会有这些峡谷裂缝呢？一般峡谷都在
高山之间，由于造山运动强烈的挤压，使地壳部分
抬升，隆起的高山中间形成峡谷。莱阳的平原峡谷
是很少见的，这个地方的地层稳定，但都是发育细
小的裂缝，所以外行也很难发现。地质学上有个词
叫“逢沟必断”，只要有沟、有河的地方肯定有断
层，水流都是顺着比较弱的面往下走，岩石也由此
往下侵蚀。经年累月，峡谷逐渐形成，地质剖面就
这样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像切开的奶油蛋糕一样，红色地层里夹着灰
白色的地层。颜色的变化反映了古气候的变化：红
色地层富含三价铁离子，是氧化环境下的产物，代
表炎热干旱气候；灰绿色是二价铁离子的颜色，是
还原环境产物，代表温暖潮湿的气候。

和附近的一个小水库隔空呼应，在距今约
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胶东半岛所在的古大
陆位置也分布有大量的河流和湖泊，形成“莱阳盆
地”，温热湿润，为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有利
条件。虽岩层交替见证数度轮回，在白垩纪末期的
物种大灭绝前，依然繁盛千万年。我们智人出现至
今仅短短二十几万年，不管未来走向如何，对跨越
亿年又近在咫尺的恐龙化石，不由得心存敬意。

恐龙蛋找妈妈是个难题

时值 8月中，还在三伏天，多数峡谷斜坡的倾
角差不多都超过 45度甚至接近 60度，还有的地
段几乎直上直下，需要借助临时架设的绳梯才能
翻越。坡顶和谷底都长满了浑身是刺的酸枣，一行
众人的衣服又是汗又是土又是倒挂的小刺。在红
色岩层表面不停翻看找化石的手，时不时抹一把
脸上的汗，一不留神，都像挂了彩。

每抠出一个疑似的化石，大家都手脚并用地
爬上爬下，追着汪老师和他的助手们鉴定。在站不
住脚的松滑斜坡上，我们这群穿着蹩脚鞋子“打酱
油”的，只好像滑沙一样顺坡溜下去，沿峡谷底走。
而面对谷底的刺酸枣丛，这些博导、博士们构成的
古生物地质学“天团”，用身体为记者和夏令营的
孩子们做刹车和护栏……

我们当天走的峡谷，最多的是恐龙蛋化石。

“恐龙蛋怎么认呢？最重要的是薄薄的蛋壳，上面
有的有纹理，断面厚薄规则。恐龙蛋现在一般从宏
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研究，宏观上包括蛋窝的形态、
每个蛋的形状、大小，蛋壳的厚度，表面有没有纹
饰等。微观上要看蛋的显微结构，有树枝、网型、蜂
窝等结构类型。莱阳的恐龙蛋种类很多，至少有五

六个科十多个属种。”
既然莱阳的恐龙也多，蛋也多，到底哪种恐

龙产哪种蛋能知道吗？汪老师说，“现在确定恐
龙和蛋对应关系很困难，只能做一些大致的推
断，比如刚才小朋友捡到的蛋皮应该是圆形蛋，
同一地层发现鸭嘴龙的化石最多，那有可能就
是鸭嘴龙的蛋，不过，在蛋里没发现胚胎，只能
算猜测，不好确定。”

大家捡到的恐龙蛋碎皮，也就手指甲盖大
小甚至更小。记者好奇地问汪老师：“为什么我
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恐龙蛋都是石头一样一颗
颗、一窝窝的，现在捡到的都是碎皮？”

“其实，野外发现的恐龙蛋多数是碎的。蛋的
里面历经亿万年，逐渐被矿物质和泥沙充填，变
成真正的石头，和蛋皮外面的岩石一样。风化以
后，只有钙质的蛋皮保存下来，完整地取回一枚
甚至一窝蛋，需要在地下发现，难度相当大。在博
物馆看到的每一件完整的标本都是科学家在野
外辛苦发掘和实验室日复一日地修复后，才能完
美展示的。”汪老师指着记者说，“你脚下就曾挖
出一窝完整的恐龙蛋，明天可以去博物馆看看。”

博物馆里识骨寻踪

第二天一早，从市区的住处，再次奔赴白垩
纪国家地质公园。远远看到“龙之角”，就知道快
到了。一进园区，左手边即是规模宏大的地质公
园博物馆，这里本应是参观第一站，只因我们前
一天火车晚点，反而不走寻常路，先行体验了
“恐龙峡谷探险”。

2017年 6月，汪筱林老师在莱阳纪念杨钟
健院士诞辰 120周年的活动中，被莱阳市政府
聘为地质公园首席科学家和古生物博物馆名誉
馆长，今天我们在“汪馆长”带领下，继续不走寻
常路，直奔实验站。

作为古生物爱好者，第一次面对堆了一地
的巨大“皮劳克”，记者和夏令营的孩子一样兴奋
不已。“皮劳克”，简单地说，就是在野外为化石打
的石膏包装，以便带回实验室慢慢修复研究。

关于“皮劳克”，来自俄语英译，应该是“馅
饼”的意思，其含义不言自明。还有个有意思的
往事：某个古生物科考队，在一个荒山野岭每天
带回小旅店几包“皮劳克”，轮廓形状长长短短，
圆圆鼓鼓。小旅店服务员可能看多了侦探片，警
惕性比较高，想象力也丰富，悄悄报了警。当然，
最后科考队员一亮工作证件，加以说明，大家笑
成一团。

不过裘锐在当晚的讲座中真是如此形容他
的专业：搞古生物的就像破案，先要像捕快一样
跑现场，然后像仵作一样对化石进行“验尸”，最
后像县令，对一个生物的演化进行“终审判决”。

此刻，实验站里，小汪老师(汪瑞杰)用手
锯打开一个“皮劳克”，周红娇老师示范，带着
大家学习修复。打开前，先指导夏令营的孩子
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抄下了“皮劳克”的编号。其
实，科普，和科学同样严谨，无论对大朋友，还
是小朋友。

“皮劳克”里的化石，和我们之后去的 2号
点已经挖出一半的恐龙骨，都面临同一个问
题——— 风化。除了像 1号点一样忍痛割爱，继续
埋藏；已经挖出来的，目前的加固办法只有反复
涂胶，但是依然挡不住风化变色的脚步，甚至难

逃“樯橹灰飞烟灭”的命运。
这个问题，目前依旧是化石修复领域亟待

解决的难点，记者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汪老师在
不同场合向大朋友甚至青少年发出科研邀约。
本文也代为呼吁，科学需要跨界以实现共赢。

可喜的是，汪老师团队通过对 2号遗址馆原
地暴露地表骨骼化石持续 5年的科学观察，已经
找到了导致化石自然风化破碎的主因，那就是冰
劈作用(结冰消融)和与空气接触的氧化作用。这
也为包括莱阳在内的我国一大批原地暴露化石
的遗址博物馆进一步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学精神比化石更珍贵

之后在北泊子、团旺几个化石点，历经暴雨
暴晒，穿行于青纱帐和小溪间，爬上爬下擦汗抡
锤，晚饭总拖到 8点后才开始，而每顿饭前都早
已饥肠辘辘了。裘锐带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说：
“别以为出野外容易减肥，因为饿得快，吃的比
平时更多了。”

其实，一日三餐都能坐下来踏实吃，完全是
照顾我们这个团队里的老幼妇孺。一周后，离开
莱阳在北京打个尖儿又奔赴新疆的汪老师，8
月 22日晚 10点多在朋友圈记录着，“早上八点
半出发(由于时差相当于北京的六点半)，晚上
八点半才从戈壁往回走，现在还在路上，中午填
进肚子的半张馕饼子和一个西红柿早已经不管
用了”……

记者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相处这几天，以
及在网上看到的这支古生物“豪华阵容”出镜，
大家基本颠来倒去就那两件衣服。北京青年报
的同行更是一见面就八卦：“汪老师，我看您昨
天朋友圈发的湿透了的衬衫怎么今天又穿上
了？”汪老师挠了挠后脑勺，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地说，“我晚上洗了，干得快。”

这和记者之前熟识的几位科学家的着装习
惯可谓“不约而同”，四个字：简单简朴。

和科学家接触多了，似乎也深受他们的“传
染”，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知识结构变得越来
越复杂。头脑回路像挖化石一样，一点点加深。

那么，古生物学家穷极一生在做的这些到
底有什么用？除了比较实在的——— 寻找地质矿
产资源、研究气候变化规律，更高层次上，好奇
心与求知欲也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驱动力。裘锐
说，现在的信息渠道比以前发达许多，去正规的
网站上可以搜集很多你感兴趣的相关知识，希
望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同时，如果能影响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思
考，善莫大焉。

近十几年，汪筱林老师团队在辽西朝阳和
北票、内蒙古宁城、甘肃酒泉、山东莱阳、新疆哈
密等地持续进行发掘研究，不光有很多轰动世
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协助当地筹建了国家地
质公园和博物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家们放下身段
的“亲民”姿态，很可能一句话一堂课一个讲座，
就像链式反应一样，触发懵懂少年未来的无数
种可能，进而让我们的国家与整个世界都变得
更加美好。

在距今约 7000 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胶东半岛所在的古大陆位置分布有

大量的河流和湖泊，形成“莱阳盆地”，温热湿润，为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

有利条件。虽岩层交替见证数度轮回，在白垩纪末期的物种大灭绝前，依然繁

盛千万年。

我们智人出现至今仅短短二十几万年，不管未来走向如何，对跨越亿年又

近在咫尺的恐龙化石，不由得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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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金岗口恐龙峡谷景观。 汪筱林供图
图 2：几位古生物地质学大咖(左起为汪筱

林、向龙、汪瑞杰、蒋顺兴、周红娇、张嘉良、李
阳、裘锐)在莱阳团旺化石点。

图 3：“心型”的鸭嘴龙背椎。

本报记者李牧鸣摄（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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